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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简介

人家她虽不是倾国倾城的绝色佳人，
但也该凸的地方凸、该翘的地方翘。
那只“玉面蝴蝶”莫非眼盲了不成，
竟当她是营养不良的邋遢小哥儿？

这人男女不分又缺乏伦常观熏她还是快快溜！
省得和他疯作一堆⋯⋯
没想到洗去一身污秽的她，

竟是出落的那么清纯、直勾人心魂，
教他不忍将贼贼的目光移开，
而小妮子当他面逃婚，

将堂堂少堡主夫人的宝座拱手让人。嘿嘿！
他岂能让煮熟的鸭子给飞了，赶紧快马加鞭，

哒哒地追妻去也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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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岂能让煮熟的鸭子给飞了，

赶紧快马加鞭，

追妻去也⋯⋯



１
江南左近的小村落，咚来村。

“嘿！你在搞什么鬼？今天不是说好你去上工的

吗？怎么这会儿你还在这儿？给我好好解释清楚！你

最好有个令我满意的答案，否则有你好受的！”村尾最破

旧的茅草屋里，响起偌大的怒斥声。

骂人的是一个年逾五旬的草莽男子，身子一抖一抖

的，獐头鼠目的贼模样，教人一见就讨厌，更别提他身上

呛人的汗臭味与酒臭。

“爹！”娇柔的女声怯生生地喊。

说话的女子年纪很轻，约莫十六七而已。但她的神

情却显露出不属于她年纪的老成或者该说是洞悉世情

冷暖的哀伤。

“哼，少叫得这么亲热。”张大坤酒气冲天，踩着不稳

的步伐朝她而来。

望着继父臃肿肥胖的身躯一步步逼近，凌予禾瘦小

的身子紧紧缩成一团。她知道他的拳头就要落在身上，

她已经习惯了。平时她还会躲它一躲，但是今天她已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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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力气了。

她饿了好几天，因为她这些天染了风寒，不能出去

挣钱，继父索性将她的饭钱扣下，压根不顾她的死活。

就让他打死自己吧！她心寒地想着。

予禾闭上眼等待着即将到来的疼痛，但那令人害怕

的拳头却始终没触及她。她不相信继父会大发慈悲，也

不信他会轻易放过她，所以她张开眼睛直勾勾地望向

他。

张大坤一双贼眼不怀好意地打量着她瘦骨嶙峋的

身子，嘴角露出的贪婪笑意令人不觉毛骨悚然。

“你想干嘛？”予禾颤着发抖的声音问道。她心头隐

约有种不祥的预感，因为张大坤今天有些不寻常。

“哼！我想干嘛？你老子我欠了人家好几两银子，

而你这个不争气的丫头又这么不中用，指望你挣几文钱

给老子花花，偏偏生起病来！还好前村的李大婶好心介

绍我一件好差事。”

“什么好差事？”她暗暗心惊，讶异地从她睡的一堆

杂草中跳起。

难不成丧尽天良的继父终于按捺不住要把她给卖

了？

“哎，想不到你竟然值二十两银子。瞧你一身皮包

骨的，居然还有人要。这下我可以逍遥好一阵子了。”他

笑得开心极了，一双原本就小的眼睛更是眯成一条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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缝。

“你要把我卖了？”予禾强忍住欲滴的泪水，大声问

出心头的疑问，怕是误会他话中显而易见的事实。

人说虎毒不食子，就算她不是他亲生的孩子，至少

也有父女之名，难道他当真这般狠心，要将她卖了？“说

卖了多难听，丫头，老子是为你好，把你送去大户人家享

福。”

“原来你真的狠心把我给卖了！”她别过脸不再看继

父，她真是心寒透了。

“嘿！你别一副我无恶不作的模样，我可没那么坏。

爹爹我也是为你好，瞧你生得如此瘦弱，肩不能挑、手不

能提，平时又爱生病，现下有个大好机会能到富贵人家

去，这可是你的福分。傻丫头，你不要人在福中不知

福。”

“福分？”予禾冷哼一声，她又不是没听过大户人家

里的奴仆被欺骗的事，她哪敢指望自己能卖给个好主

人。

怪只怪她贤良淑敏的母亲早逝，才教她嗜赌如命的

继父今日终于狠下心把她给卖了。要是母亲天上有知，

想必一定很伤心。

“丫头，你没事的话赶紧收拾收拾，明儿个李大婶就

来要人了。”

予禾用力地把眼泪眨回眼眶，她不想在这无情无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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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继父面前掉泪，而她也不会向他摇尾乞怜，求他不要

将她卖了。

“你把我卖到哪户人家？”她现在只想知道自己即将

走向什么样的未来。

张大坤听出女儿语气中的认命，阴险贪婪的麻子脸

上漾着志得意满的笑，更显得丑陋：“好丫头，爹爹就知

道你最孝顺，一定肯去的。你放心，听李大婶的安排准

没问题。”张大坤原本以为执拗的女儿一定不肯顺从，还

打算将她毒打痛殴，逼得她非答应不可，没料到她今儿

个却这般好说话，除端个棺材脸以外，倒也不反抗。

“到底是谁？”

“是谁有啥打紧？”张大坤打着哈哈。

予禾冷冷地瞧了他一眼：“是谁？”

“哎呀！丫头，你这一问，我倒给忘了。”

“忘了？”她危险地眯起眼，愤怒得想杀人。

“瞧瞧你这是什么态度？”张大坤恼羞成怒，粗声喝

道：“我是你老子，我爱怎样就怎样，我干嘛非告诉你，你

的主人是谁？”说完便不再理会她，径自躺在屋中惟一的

床铺上，呼呼大睡。

予禾拳头握得紧紧的，眉宇之间一双倔强、灵活的

黑瞳因为恨意而显得黯淡，下唇也被她咬得渗出血丝。

我这一走，就一辈子不会再回来！她忿忿地在心中

发着誓。只要一踏出这个她与娘亲相依多年的屋子，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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绝对不会回头。

泪水从年轻又略显苍白的脸庞不经意地滑下，她被

颊上的湿意吓了一跳。泪？怎么会是泪呢？十岁那年，

娘因操劳过度而病倒，家里又请不起大夫，而张大坤未

曾闻问，任由娘自生自灭，只留下她一个稚龄孩子伴着

病恹恹的娘亲。

娘死后，她在母亲灵前哭了五天五夜，直到最后一

滴泪也流尽，再也挤不出任何一滴泪时，她就不再哭了。

从那时开始，她就清楚明白流泪是最没有意义、最

软弱的行为，既不能挽回娘亲的性命，也不能让那丧尽

天良的继父得到惩罚。

予禾挽起破旧的袖子朝颊上狠狠抹去，像是在惩罚

自己的软弱。

她绝不再哭了，真的，她绝不哭。

尽管是如此地告诉自己，然而那份发自心底的哀伤

却如野火燎原般迅速蔓延，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，扑簌

簌地流不停。

? ? ?

长安绮媚楼川流不息的人潮、喧扰不休的车马声，

在显示出这号称京师第一等青楼的热闹与盛名。

原因无他，只因绮媚楼里有一位倾国倾城的标致美

人———严馨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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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是她的美貌，便使得各家王孙公子为之疯狂倾

倒，而她精通琴棋书画，更诱得众多文人雅士拜倒其石

榴裙下。

但要见她一面，可不是件易事。来人若非权倾一

时，抑或家财万贯，恐怕是见面无期。

不过今天倒是例外，来人并非上述两者。

瞧她轻抚琴筝，音韵流转，顾盼间流露无限风情，引

人无限遐想。

但听的人虽深知其意，却未被其所迷，只举杯微啜

着酒。

一曲弹毕，她巧笑倩兮道：“爷，好听否？”

“你的琴艺超群，哪还要我说。”男子笑答。

“可梅儿琴艺再好，爷却总不常来看梅儿。”言下颇

有怨怼之意。

“楚家堡事务繁忙，我实在抽不开身。”这男子正是

楚星灏，楚家堡少堡主。

楚家堡是南方第一大世家，在当今圣上的庇护下，

纵横黑白两道。

严馨梅当然知道楚星灏身为楚家堡少堡主的责任，

她也是觊觎着堡主夫人的身份，和卓尔出众的他，才对

他另眼视之。

“若真为了楚家堡的事，倒无可厚非。但是⋯⋯”她

故意欲言又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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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直说无妨。”

“我听说⋯⋯”她边说边留意楚星灏的神情，“你要

娶妻了。”

楚星灏的表情只有一瞬的不自然，随即恢复正常：

“你听谁乱嚼舌根！”

“这事全京城的人都知道。堂堂大唐公主要许给

你，你却不识好歹地拒绝了，理由是你已经有一个未过

门的妻子。”

的确，这事传遍整个长安。

皇上识才，千里传书将楚星灏由江南召来京师，欲

将湘莲公主许给他，却遭楚星灏坚决反对。

“此事不假。”他淡然道。

“你真的拒婚，真的有妻子？”她从来没听他说过。

“嗯。”

“爷，怎么你一句也没提过？”她的语气开始焦急。

她从十五岁开始挂牌，第一次见到楚星灏后，就下

定决心，非他不嫁。而今却连连冒出个公主和未婚妻，

坏了她的大计。

“这事⋯⋯唉，不提也罢。”他又倒杯酒往肚里灌。

这事怎能不提？“爷，你说说看，说不定梅儿能为你

分忧解烦。”

“你？”楚星灏思忖着可能性。

也罢，这件事闷在他心里很久了，一直找不到人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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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，正巧严馨梅提了出来。是他的红颜知己，正是个最

佳的倾听者。

“其实我也是上京之前才知道这件事，我爹是在十

五年前为我订下这门亲事。”

“什么？”怎么可以！

“教人惊讶吧！刚开始我也不信，不过，我爹已经请

李夫人去接她了。”

“你真要娶她吗？”

或许吧！等他气消了。他现在无法原谅父亲竟然

如此随便就决定了他的终身大事，万一对方缺手断脚、

其貌不扬，也硬要他娶吗？“到时再说吧！”

严馨梅还想追问，楚星灏抬手阻止了她：“别谈这些

扫兴事了，你再弹一首曲子为我解解闷。”

“好的，爷。”严馨梅浅笑应着，纤纤细指轻轻一拨，

优美动人的琴韵立时轻泄而出。

楚星灏闭上眼仔细聆赏着音律，错过了严馨梅眸中

一闪而过的深深忌恨。

? ? ?

凌予禾拎着一个小包袱，神色戚然地站在她与母亲

相依为命住了许久的破茅草屋前。

张大坤此时正喜孜孜地对着他的财神爷———李大

婶鞠躬哈腰，极尽谄媚之能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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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禾没费神理会张大坤和李大婶说了些什么，她不

在乎，也无所谓。反正她到哪儿都没差别，天底下除了

温柔的娘亲，没人会关心她是死是活。

因此她也没留意到李大婶一见到她时，眼中流露的

不舍与疼惜。

谈了一会儿，张大坤欢欢喜喜地将三十两银子搋在

怀里，堆上满脸的笑，硬是将不情不愿的女儿推向前：

“我家这个野丫头就麻烦你了，她要是不守规矩，你尽管

整治。”张大坤钱一到手，嘴巴更是笑得合不拢，尤其“价

码”又比原先多了十两银子。

李大婶朝予禾那张倔强的小脸一瞥，暗自喝了一

声：好个标致的丫头！

当然这还得把她那污脏的外表整理整理，将她身

上、脸上的淤青除掉，再把她过于瘦削的身子养胖。

她相信在那狼狈的外表下，隐藏着一张绝美无双的

清丽容颜。

“啧，这么干瘪！这样如何带得进楚府大门。”李大

婶嫌恶地道。这股嫌恶并非针对予禾，而是生气张大坤

不仅将继女卖了，而且没好好对待她。

但听在予禾耳里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。她是没多

好，不过当面听人这么批评倒也挺不好受。

“你要是不满意的话，大可不必浪费钱买我。”她没

好气地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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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死丫头，你胡说些什么！你能值三十两银子，就应

该偷笑了，还敢这么大声说话。看来我今天不好好教训

你，你是不会知道好歹的！”

“教训我？你凭什么教训我，你又不是我的亲爹。”

予禾毫不客气地顶撞张大坤，她已经不把他当作继父看

待。

“臭丫头，翅膀硬了，敢顶嘴了。”张大坤手一扬，就

要往她纤细的身子挥去。

予禾连躲都不想躲，反正她身上的淤青不差这一

个。事实上，她也躲不过，闪躲只会换来更重的拳头罢

了。

当她发现自己并没有被揍得跌在地上爬不起来，她

立即瞪大了眼睛，不可思议地望向张大坤，后者正出乎

她意料地哀号着。

为什么呢？予禾眼光一转，很快找到答案。

一个她生平所见最高大的男子仅用两只手指夹住

张大坤的手腕，看起来毫不费力，却令张大坤哀叫连连。

“这是警告你，千万别打女人，否则你会得到比这更

惨的下场。”那男子面无表情，语气中的威胁却教人不容

置疑。

“你⋯⋯”张大坤痛得说不出话。

李大婶心中暗自叫了声好，她也想好好教训一下张

大坤这个无赖，却不得不阻止道：“谷鹰，别胡闹。快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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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张大叔。”

唔，原来他叫谷鹰。

予禾立时对他充满感谢之情，她长这么大，头一次

有人阻挡了继父对她的欺凌，适时保护了她。

谷鹰颇不甘地松手，漠然地返到一旁，予禾这才明

了原先之所以没注意到他，是因他总是冷着一张脸，不

发一语地站在一边。

“都怪我教子无方，冒犯了你实在不好意思。”李大

婶不甚有诚意地赔礼。

张大坤瞪了谷鹰一眼，虽苦恼却不便发作，怕万一

谷鹰打过来，他可没法招架。只得忍着痛道：“没事，没

事。小孩子嘛！难免血气方刚，我了解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我就将你家闺女带走了。”

“好好好。你慢走，不送。”张大坤恨不得谷鹰赶紧

消失在他眼前。

李大婶向谷鹰使了个眼色，谷鹰会意地走向在一旁

歇息的轿夫，指示他们预备起程。

“走吧，张姑娘，咱们该动身了。”李大婶伸手欲牵予

禾的手。

予禾身子一缩，闪过李大婶，不领情地道：“我姓凌，

不姓张。”

“凌？”李大婶故作诧异地瞥向张大坤，心中却兀自

偷笑。事实上她早知道予禾的身世，否则她也不会如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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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费周章，欲将予禾买下。

“她是跟她那个死去的爹姓。”张大坤没好气地道：

“亏我照顾她们母女那么多年，结果呢？她母女心里只

有那个姓凌的胆小鬼。”

“你别侮辱我爹，我爹一点也不胆小。”予禾激动地

喊着。

她生平最恨的便是人家说她的父亲是胆小鬼。虽

然她不知道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但娘总是轻拂她额头

的发丝，噙着泪告诉她，父亲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子。

娘都这么说了，爹自然不会是胆小鬼，没有人可以

侮辱他。

“哼，你那个始乱终弃的爹，抛下你们孤儿寡母不

说，听说还娶了个番婆在西域享福。”

“做男人没男人的样子，不叫他胆小鬼要叫他什

么？”张大坤仍不罢休。

“你胡说，我爹不是这种人，他才不像你们说的那

样！”

“是吗？”张大坤贼贼一笑，摆明了是在嘲笑她。

予禾气得直想一拳打掉他脸上自以为是的笑容，一

双温热的手适时搭上她快控制不住的拳头，顿时她什么

力气也做不出来，整个人像是被定住般无法动弹。

她抬眼望向那双柔荑的主人，竟然是李大婶。后者

正笑吟吟地，虽是抓住她，但眼神中却无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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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凌姑娘，请听我一句劝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你着实

不必为几句话动气。”

“你⋯⋯”予禾隐隐察觉这位李大婶绝非普通人物。

李大婶趁着予禾愣怔的当口，半胁迫性地挽着她往

轿子走去，往后抛了句话给张大坤：“张老，咱们就此别

过。”最好是别再相见。

她扶予禾上了轿，自己则与谷鹰骑上随行而来的两

匹黑白骏马。

李大婶呼喝一声，神情与方才平凡妇人的模样相去

甚远，张大坤一时看傻了，呆呆地无法反应，等到他回过

神来，人、轿早已扬长而去。

他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可能被骗了，不过钱已到手，

他倒也无所谓。身子一晃，又往赌坊前进，作他的发财

大梦去了。

而在轿中的予禾就没这般轻松。

望着小茅屋愈行愈远，她的心便愈揪愈紧，双手也

下意识地紧抓着身上仅有的行囊。

那小小的包袱里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仅有母亲

临终时留给她的一缕青丝和一只刻着龙形的精巧镯子。

青丝是要给她十多年没见过面的爹———如果他还

在的话；镯子则是娘为她留下的嫁妆。

娘惟一盼望的就是她能寻得佳婿，一生无忧。

要是娘亲得知她如今的处境，大概会很伤心。都怪

·３１·柴 茜



那贪财的张大坤，自己没女儿卖，就卖别人家的。予禾

愈想愈是不甘，她没理由接受这样的命运。

逃走？

是的，她得逃走。有何不可呢？收钱的是张大坤，

又不是她，她干嘛得为他做牛做马地活受罪。

嗯，说做就做。

予禾小心翼翼挑起帘子一角，瞄瞄李大婶。瞧她英

姿飒飒地骑着骏马，一副女中豪杰的模样，教人不禁心

起疑窦，怎地一个乡野村妇也习得这番好骑术？而且身

边还有谷鹰这个不苟言笑，却又正义凛然的“儿子”。予

禾愈瞧愈觉得事有蹊跷，却又说不出哪儿不对劲。

不过现下她也管不了这许多，当务之急是如何逃出

李大婶的手掌心。

想着想着，李大婶像是跟她有默契似的，手一扬喝

道：“休息一下。”

轿夫们将她放下安顿好之后，各自找个阴凉处歇

息。

李大婶走近轿旁，掀开轿帘，和气地笑道：“凌姑娘，

累不累？要不要下轿来活动一下筋骨？”

能离开这闷死人的轿子是再好不过的事了，她哪有

不答应的道理，遂忙不迭地点头：“要要要，我当然要。”

“要就出来呀！”李大婶忍不住掩嘴而笑。好个天真

无邪的丫头，楚家这次可是捡到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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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用李大婶再催促，予禾已一溜烟钻出轿子，大口

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。

“这儿已是楚家的领地。”李大婶没头没脑地冒出一

句。

“楚家？什么楚家？”予禾正好奇地观赏着眼前的湖

光山色，压根没专心理会李大婶在说些什么，更没想到

轿夫的脚程如此之快，没两炷香时间，离家已然数里之

遥。

“哇，这儿好美哦！”她整个人完全放松，潜藏在心里

的热情天性逐渐苏醒。

李大婶望见予禾一脸的沉醉，不禁哑然失笑，“这还

不算什么，等你真正到了楚府，多的是比这更美的景

致。”

“真的？”予禾依依不舍地将目光移回李大婶脸上，

“楚府真有比这儿更美的山和海？”

她一直都只待在咚来村里，举目所及除了山外，还

是山，哪里见过外头世界的缤纷绚丽。更何况她要为继

父做牛做马，一刻也不得清闲，压根没心情去欣赏自然

的美景。

“‘海’？傻丫头，这是湖，不是海。”

“湖？怎么是湖，这明明是海呀。你瞧，那不是一滩

水，不是海是什么？”今天可是她第一次见到“海”这个东

西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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